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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弦音
拍摄时间：5月5日
拍摄地点：洱海生态廊道
作 者：王子文

茶马古道与沙溪

□ 常世伟 文／图

听闻海坪很美，总觉得那里该是被
阳光吻过的童话世界，向往的种子就此
在我心中悄然种下。漫长的养伤时光，
日子过得十分缓慢。直到有一天，神行
九州俱乐部发布海坪徒步计划，那个在

《去有风的地方》中反复出现的场景，让
我心中那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迅速生
根发芽。这座海拔2550米的“云南阿勒
泰”，就深藏在云龙县苗尾傈僳族乡的
褶皱里，既是影视镜头下的治愈秘境，
更是傈僳族世代守护的文化沃土。尽
管腿伤尚未痊愈，犹豫再三后，我还是
决定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山海之约。

离开漾濞，天空渐渐阴沉下来，没
过多久，便下起了雨。抵达预定徒步的
地点时，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却并
未浇灭大部分同伴的热情与决心。他
们裹紧冲锋衣，撑开五彩斑斓的雨伞，
背着行囊毅然扎进雨雾之中，身影很快
便化作水墨画卷里的淡影。同车的几

位队友，有的因忘带雨具，有的因感雨
势过大，和我一样选择乘车直达海坪。

抵达海坪时，雨下得愈发酣畅淋
漓。湿润的风裹挟着泥土与青草的芬
芳扑面而来，每一次呼吸都沁人心脾，
就连五脏六腑都被这场雨洗涤得通透
澄澈。没有蓝天白云的映衬，海坪反而
多了几分神秘与静谧，氤氲出别样的诗
意，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短暂地帮同行队友拍了几张照片
后，我便撑起伞，独自一人在雨中缓缓
漫步。没了同伴们徒步时的欢声笑语，
反倒拥有了更纯粹的观景和拍照时
光。沿着石板路踱步，我来到一间木屋
旁。屋内亮着暖黄色的灯光，这里已被
改造成咖啡屋。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得
想起剧中阿遥在马厂忙碌的身影。眼
前空荡荡的草地，也因这份想象变得鲜
活起来。

雨丝如麻，划破了海坪上空的寂
静。阿遥的马场褪去荧屏滤镜，露出岁
月侵蚀的痕迹——褪色的木栅栏垂着

青苔，每一道裂痕都在诉说着潮湿的往
事。我仿佛看见谢之遥策马而过，扬起
的鬃毛劈开晨雾；听见许红豆的笑声穿
透雨幕，惊起一滩白鹭。而此刻，只有
雨水顺着朽木的纹路渗入大地，如同往
事沉入记忆的深潭。突然觉得，这里除
了放牧，更适合放养爱情。

潮湿的风掠过空荡荡的马厩，这被
雨浸透的马场，宛如一帧帧凝固的胶
片，每一帧都藏着炽热的理想，却在岁
月的冲刷下，沉淀成厚重的叹息。山脚
的露营帐篷静静地伫立在草甸边缘，像
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方净土。忽然，一
个小孩从一顶帐篷中钻了出来，我迅速
举起相机，她却一下溜了回去，不过还
是被我抓拍到了小小的背影。这充满
故事感的画面，让我不禁猜想：里面藏
着的是一家人，还是朋友相聚？又藏着
怎样的故事？

走完玻璃栈道，突然，雨势骤然变
大，我便绕到后面小山上的亭子里稍作
休息。亭子中的长椅早已是湿漉漉的，
我只能倚着朱漆剥落的廊柱开始午
餐。听雨声，看雨景，不远处的木屋、帐
篷、牛羊，还有坚守在风雨中的牧羊人，
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共生画面。没有晴
日里的热闹喧嚣，却有着更原始、更坚
韧的生命力在跃动。在这远离喧嚣的
地方，在风雨的陪伴下，平日里被琐事
填满的心渐渐安宁下来，所有的烦恼和
疲惫都随着雨水一同消散，心中只剩下
对这片美景的赞叹与陶醉。

继续前行吧，至少要环湖一周。雨
水轻吻湖面，漾出密密麻麻的小涟漪，
形成大面积的鱼鳞状波纹。湖畔的野
花沾着水珠，在风中轻轻颤动，宛如垂
泪的眼睫。远处的青山隐入乳白的雾
气里，轮廓变得柔和而朦胧，傈僳族的
垛木房在雨雾中若隐若现，袅袅炊烟从
屋顶升起，在雨幕中渐渐消散……脚下
早已湿透，鞋袜也浸满了水，也许是走
路活动着，倒也不觉得冷。看着雨滴顺

着伞骨滑落，我忽然明白，有些风景，只
有带着几分潮湿的诗意，才能品出其中
的清冽与绵长。

徒步十几公里的队友们陆陆续续
抵达。大部分人迫不及待地钻进农家
乐，围着火炉烤着湿透的鞋袜。我和伙
伴们打了招呼，稍作停留后又走了出
来。两三个和我一样“不安分”的伙伴，
踩着湿润的石板小径，再次走向马场，
一边走一边拍照。

前方，忽然升起袅袅烟雾，走近一
看，原来是牧羊人烧火取暖。草地上也
突然多了几顶零星的帐篷，防水布被风
吹得猎猎作响。几个年轻人正顶着风
雨搭建帐篷，雨水顺着他们的雨衣帽
檐不断滴落。几个小孩却在雨中嬉笑
奔跑，出于职业习惯，我忍不住喊住他
们，提醒不能淋雨。忙碌的大人们这
才发觉自家的孩子早已在雨中玩得不
亦乐乎。看样子是几家人相约来露
营，尽管天气恶劣，他们的笑声却穿透
雨幕：“这种天气露营才够野！”言语间
满是对未知体验的雀跃。说实话，我内
心满是羡慕。

这场不合时宜的雨，虽冲散了期
待中的“网红打卡”，却让我得以窥见
海坪更本真的模样——那是被海拔与
风雨雕刻的冷峻地貌，是傈僳族人在
潮湿山岚中坚守的文化根系，更是一
片拒绝被过度“开发”的野性天地。而
那些雨中露营的旅人、放牧的身影，正
用各自的方式，把平凡的时光，酿成最
动人的风景，不断续写着天灯海坪的
鲜活故事。

海坪之行，让我明白旅行的意义从
不在天气是否晴好、风景是否完美。它
可以是身体受限却依然执着的奔赴，可
以是独自漫步时与自然的深度对话，也
可以是众人奔向温暖时，有人愿意留在
风雨里，收集那些被匆匆脚步错过的诗
意。在有风的地方听雨，何尝不是一场
治愈心灵的美好旅程？

到有风的地方听雨

□ 姚静

初夏，我的微信朋友圈被一片海仙
报春的花海刷屏。我才知道在我生活
的地方——漾濞县苍山西镇也有海仙
报春。原来海仙报春一直生长在附近
的山野，我意外又惊喜。

海仙报春，是一种喜在山野湿地或
小溪边生长的野花。我从小就熟悉它，
像是一个儿时伙伴，对它心里有一种旧
日眷恋。海仙报春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它们成片聚生，摇曳成海，花开时节灿
若落霞。

高原春晚，它名为报春，却在初夏
时节开放。

儿时故园，四面环山。那些山仿佛
被一把硕大无比的刀切割过，山体上有
道道沟谷。沟谷里有清澈闪亮的溪水
奔涌而出。溪水流到山脚开阔处会平
缓下来，在这里拐一个弯，在那里绕一
个圈，慢慢沉淀出一大片一大片的水洼
湿地来。水洼湿地里长着葱茏的草，也
长着各色各样的野花，海仙报春便是其
一。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百度，许多
花草的名字人们都不知道，只见海仙报

春长在沼泽地里，又有着水灵灵的紫红
颜色，当地人就叫它“水红花”。水红花
开花时节，我们小孩子喜欢把它的小花
一朵一朵摘下来，用一根秧草串起来，
做成一条项链挂在颈间，或者盘成一个
花环戴在头上。水红花的花朵很小，却
也有着独特之处。它的五个紫红小花
瓣的基部像用画笔涂上了一道金线。
五个小花瓣围成一朵花，它们基部的五
道金线就连成了一个金色的五角星。
风一吹，小小的五角星就闪烁起来。它
们三五朵、七八朵沿着花茎层层往上蓄
蕾开放，长成艳丽的花束，绚烂夺目。

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一个色彩匮
乏的时代，水红花水灵灵的紫红色是大
自然馈赠的浓艳，它点亮了我们的眼
眸。女孩子们都在心里盼望着能有一
条像水红花一样的美艳长裙。

长大后，我才知道故乡的水红花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 ——“海仙报春”，报
春花科，报春花属。

离开故乡后，我有好多年没有见过
海仙报春了，它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开开
落落，不分春夏，不论秋冬。我一直思谋
着什么时候回故乡看看，挑一个海仙报

春盛开的季节。看到微信朋友圈里有人
发出海仙报春的照片时，真是喜出望
外。我立刻驱车出发，去看海仙报春。

我想我对海仙报春的爱是独有的
一份吧，我是带着从前的记忆来看它
的。“水红花”，我在心里低唤，只见它的
花枝轻轻摇晃一下，像是听懂了。我已
两鬓斑白，水红花依旧是从前的模样，
花心里金色的小五角星依旧闪闪烁
烁。我凝神细看眼前的海仙报春，在它
们摇曳的花枝上寻找儿时的自己。我
是那一个穿着塑料凉鞋踩过水洼，去采
摘水红花的小女孩啊。花草树木枯荣
有序，岁岁轮回，而人却是渐渐老去，没
有返程的路。那就多给我几个动人的
瞬间吧，比如此刻，我和一朵曾经叫作

“水红花”的海仙报春无言对视。
这一片海仙报春面积不大。它们

在一个水塘边散开，有的地方疏朗，有
的地方密集，高矮参差，一片水灵灵的
紫红蔓延到山脚边去。在初夏浓郁的
青绿中格外醒目耀眼。

我没有想到在异乡的天空下会盛
放着一片故园的花。我与海仙报春数
十年未见，再见时却没有相隔的陌生。

我眼前是和记忆里一模一样的花朵，一
模一样的紫红，一模一样的水灵，这一
片花海慰我乡愁，解我相思。

论起花形来，海仙报春谈不上美、
艳、奇。在花的世界里，它属于山野村
姑之类。夺目的是它的颜色，有着水灵
灵的娇媚；独特的是它的花瓣，带着金
色的小五角星。花朵虽小，倒也别致。
要论哪一种花更美，是没有答案的，那
就随心所爱吧。

四季轮回，再明媚的花也终将谢去，
唯有不忘，人生才会变得丰厚；世事在白
云苍狗间变幻，唯有不念，生命才可以义
无反顾。于我如是，于花也如是。

海仙报春是一株会开花的草。
一片海仙报春，会唤起你关于春天

的所有记忆。

海仙报春里的乡愁

□ 母锡鹏

在滇藏茶马古道兴起、发展的时光
中，剑川沙溪寺登街从唐代到民国时期
的1200余年间，一直是古道上的重要驿
站和物资贸易集散地。

寺登街建于元末明初，经历了多个
朝代的更迭，仍然保存着马帮时代的气
质。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组织高度
评价寺登街：“中国沙溪（寺登街）区域
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
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
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

从古至今，沙溪人崇尚耕读，文化
传承较好。明朝时期，李元阳和杨升庵
同游兴教寺时，面对盛开的海棠花，
杨升庵即兴写下了著名的诗联：“两树
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京华一
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兴教寺为寺登街的标志性建筑。
该寺建于明代初期，到明永乐十三年
（公元1415年）再度扩大规模，为白族阿
吒力佛教寺院。该寺从东到西依次为
寺门、观音楼（已毁）、二殿（天王殿）、大
殿（万佛殿）。各院两边均为厢房，构成
了一进三院的庞大建筑群。大殿为重
檐歇山回挑，酷似展翅欲飞的五凤楼。

廊脊顶，横梁竖柱之间为斗拱结
构，下檐为四面回廊式，殿堂中间无一
根木柱，结构复杂精巧，气魄庄严古
雅。寺内残存的《太子游园苑图》《南无
降魔释迦会全图》等 20 余幅壁画，其内
容与风格在全国壁画中堪称宗教艺术
的珍品。

古戏台是寺登街的文化活动场所，
建于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魁梧高
耸，结构别具一格。古戏台有三层，上

层为魁星阁，中层为戏台，底层是铺
子。中层两边出角檐厦，仰首瞻望，整
座戏台 14 个飞角翘然于寺登街上，有
两株三五人合抱的古槐树对称分立在
兴教寺与古戏台之间，如巨伞般撑开，
遮去街面大半天宇。四方形的街场上
石板古巷向幽深处延伸，四周鳞次栉比
地排列着明清时期所特有的“前铺后
院”集市民居。可以想象，在久远的年
代，马嘶人喧的黄昏，人疲马乏的马帮
队伍给小镇带来的不仅仅是喧闹、货
物、信息，更带来了中原的文明、社会的
新风气……

沙溪被誉为“白族历史文化的博物
馆”，有“两山两谷、一江一瀑、三塔二
箐、三潭齐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有一个国家级、一个省级、两个州级文
物保护单位，景区景点多达 40 余处，是
旅游览胜的极佳之地。

在沙溪古镇北龙村，新建了一个由
旧粮仓改造而成的先峰书店，与先峰诗
歌咖啡馆、白族民居相邻，融合书香味
与乡村味，让你在阅读中感受美妙时
光。走进书店，你会被那土墙灰瓦、高
耸斜顶的建筑风格所吸引，阳光透过玻
璃天窗洒在书架上，营造出一种宁静而
温暖的氛围。店内藏书丰富，以“滇”

“茶古道 ”“大理”等 13 个主题精心陈
列，仿佛是一部部等待你去开启的云南
故事。

在交通发达的现代社会，茶马古
道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但它
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却是永
恒的。通过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和挖
掘，可以更好地了解西南地区的历史
和文化，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
流交融。

□ 大魏

“蝴蝶泉头蝴蝶树，蝴蝶飞来万千
数。”是 1961 年郭沫若老先生游览大理
蝴蝶泉后题写的诗句。

大理喜洲镇周城村再往北不远，
便是举世闻名的蝴蝶泉景区，我最早
是在 1962 年三岁时随同父亲从喜洲走
着去的。现在依稀记得小时候是走出
喜洲镇子后沿着一条田间小路行走，
感觉路途很漫长，对蝴蝶泉的浅表印
象，就是一片浓荫覆盖的树林，围着一
潭清澈得能够数得清楚水里的鹅卵石
的泉水。

应该说蝴蝶泉的名声由来已久，而
那时蜚声中外的电影《五朵金花》刚刚
播映不久，作为主要取景场所之一，影
片的美好声誉和极佳影响，更使得蝴蝶
泉知名度大增。郭沫若老先生是 1961
年秋天才来游览蝴蝶泉的，所以那时
公园内还没有立现在他题写的牌坊和
手书的诗句。因此我当年对蝴蝶泉的
淡漠记忆，应该还是相对原生态的。
后来多次游览蝴蝶泉，一次次感受其
规模不断扩大、景区日益发展的次第
变化。《徐霞客游记》中写道：“有蛱蝶泉
之异，余闻之已久……泉上大树，当四
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与生蝶
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
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
焕然。游人俱以此月，群而观之，过五
月乃已。”

徐霞客作为杰出的旅行家、文学
家、地理学家，被誉为“千古奇人”“中华
游圣”，国家将《徐霞客游记》开篇日作为
中国旅游日，可谓实至名归。他一生虽
然仅活了55岁，但“驰骛数万里，踯躅三
十年”，游迹遍及19个省区，用足迹丈量
国土江山，用生命为山川立言作传，用心
血为大地铸魂壮魄，留下了 60 万字、被
后人称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
字”的《徐霞客游记》，论游之专、行程之
长、篇幅之巨和内容之丰富多彩，没有
其他同类游记可与伦比。其魅力超越
时空，影响深远。徐霞客当年的旅游精
神和壮举，确实不得不令今天出门动辄
乘坐飞机、高铁、汽车、轮船的旅游者有
太多钦佩和感叹之处。30 多年前蝴蝶
泉景区为纪念这位为大理地区的风光
景色和地理地貌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大
地理学家和大旅行家，塑造了一尊形神
兼备的雕像。

其实，蝴蝶泉在大理一带的名声由
来已久。相传，蝴蝶泉原名无底潭，潭边
有两个白族村庄，一个叫赵庄，一个叫豆
腐营（也传说叫羊角村）。一天，赵庄的
青年猎人阿龙，在云弄峰上射中一只金
色的小马鹿，追到无底潭边，正好遇上豆
腐营的阿花父女上山砍柴，阿花见小马
鹿可怜，请求猎人不要伤害它，阿龙答应
了，就轻轻拔去小马鹿身上的箭，敷上创
伤药，将小马鹿送给阿花。从此，阿龙、
阿花相爱，每逢月明之夜，常相约来泉边
对歌玩耍。阿花的美貌，被当时称霸一
方凶残的榆王知晓，派兵到豆腐营将阿
花抢进宫去，阿龙闻讯，赶到王宫救出阿
花。榆王带兵追赶，当他们逃到无底潭

边时，已无路可走，只好双双投水自尽，
与他们形影不离的小马鹿也跳入泉中，
以身相殉。他们跃入潭中之时，雷电交
加，风雨大作，吓得榆王兵丁狼狈逃窜。
过了一会儿却雨过天晴，彩霞辉映，百花
盛开，潭中飞出一对凤蝶和一只金黄色
的小蝴蝶，四面八方的蝴蝶也纷纷飞来
欢聚，在泉边翩翩起舞，四乡八村的人们
也闻讯来观看这奇观胜景。从此，人们
把无底潭称作“蝴蝶泉”。因为那天恰好
是农历四月十五日，所以人们就把这一
天定为“蝴蝶会”。年年岁岁蝴蝶会，白
族青年男女都要来泉边唱歌、跳舞，纪念
阿龙和阿花（另一版本传说的主人翁分
别叫雯姑与霞郎）。

另一个传说讲的是白族民间英雄
杜朝选。传说在很早以前，神摩山出了
一条蟒蛇，它经常危害周围的村民，还
抢了一些少女到洞里侍奉它。路过这
里的猎人杜朝选决心为民除害，他凭着
勇气和智慧，在两个遇难少女的帮助下
杀死了蟒蛇。两个少女为了报答，执意
要嫁给他。但杜朝选志在远方，没有答
应，两个少女便跳水潭而死，以示她们
坚贞的爱情。杜朝选后悔不迭，也跟着
跳进了水潭。此后，潭中即飞出三只彩
蝶，随之引来万千蝴蝶围着这三只彩蝶
翩翩起舞，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个水
潭称为蝴蝶泉。据说神摩山的山箐里
还有蟒蛇洞址和少女们洗过衣裳的浣
衣石。

应该说贬谪云南的明代状元杨慎，
是最早吟咏过蝴蝶泉的诗人，他于嘉靖
五年（1526 年）写下《蝴蝶戏珍珠花》：

“漆园仙梦到绡宫，栩栩轻烟袅袅风。九
曲金针穿不得，瑶华光碎月明中。”明代
白族著名学者李元阳在《游洱海排律二
十四韵》长诗里，也吟诵过蝴蝶泉的诗
句：“榆河三百里，一望景无边。趁此风
晴日，招呼客上舡。胜赏珊瑚树，寻幽蝴
蝶泉。鸡岩峰屴崱，渔洞水潺湲。”

无独有偶，清代乾隆年间举人、大理
回族诗人沙琛，也曾写过《上关蝴蝶泉》
一诗：“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缨拂翠
湉。不到蝶泉谁肯信，幢影幡盖蝶庄
严。”清代光绪年间进士、昆明籍人氏李
坤也吟唱过一首《蝴蝶泉》：“仙衣遥胃蕊
官枝，长似睛阑晒粉时。晓露圆成珠错
落，东风剪出玉参差。春酣香国庄生梦，
光碎瑶华谪使诗。云弄峰前泉照影，游
蝶无自判雄雌。”

当年郭沫若先生听了关于蝴蝶泉的
传说，还专门以雯姑、霞郎为男女主人
公，写了一首以他们的爱情故事和悲剧
神话为创作元素的长诗，诗中写了雯姑、
霞郎受恶势力迫害、追捕，双双殉情跳入
无底潭化为蝴蝶，无底潭变为“蝴蝶泉”
的传奇。而今蝴蝶泉后的神摩山上，建
有一座望海亭，亭顶四周即绘有雯姑、霞
郎的图画故事，可供游人细细品味阅览。

从古至今，在大理一带的各族人民
心中，蝴蝶泉就是一处象征忠贞爱情的
所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五蝴蝶会，四
面八方各族青年男女都要来到蝴蝶泉边
唱歌、跳舞、跳霸王鞭，真可谓“蝴蝶泉水
清又清，丢个石头试水深”，用歌声寻觅
意中人。

“蝴蝶泉”的前世今生


